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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篇文章结尾写道：“第10至15节代表由北方之王——教皇势力——在1989年至星期日法令之间发动的三场代理战争.”这三场代理战争始于第40节中将美国认定为“战车、船只和马兵”.
下一场由第11节经文所代表、并在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战役中得到历史应验的代理战争,发生在埃及的南方王托勒密四世·腓罗帕托尔与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大帝（亦称安条克·马格努斯）之间.安条克为报复其北方王国所遭受的败绩和失地而对埃及发动反击,收复了南方王先前从其王国夺取的全部领土,这就应验了第10节.他确实如此行,但在埃及边境止步,从而应验了第10节,并预表了1989年.
但他的儿子们必奋起,聚集众多的军队;其中有一人必定前来,涨溢而过,穿行而去;然后他要回返,再次奋起,直至他的堡垒. 但以理书11:10.
第二场代理战争是拉菲亚之战.拉菲亚的意思是边境地带.那片战场标志着安条克在第10节所记载的先前入侵停止之处.三场代理战争都受真理所支配,也就是说,第一场代理战争与最后一场代理战争相一致.这三场战争——第10节、第11节,以及第13至15节的第三场战争——在它们最初的应验中,都是由同一位历史人物发动的.安条克大帝在这三场战役中都有参与,以预言性的方式把它们串联成一条线.安条克赢得了第一场和最后一场战役,但没有赢得中间那一场;在那里,南方王获胜.
正如拉菲亚意为边境地带,乌克兰也是如此.第二场代理战争,最初在拉菲亚战役中得到应验,如今正在乌克兰战争中得到应验.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南方之王,是第一位现代南方之王弗拉基米尔·列宁在预言意义上的后裔.普京一再声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回应是基于一项有争议的协议,即在德国统一之际,北约不会进一步扩张到前苏联领土.普京的动机与第5至9节中的托勒密以及1797年的拿破仑如出一辙.这三位南方之王都以一项遭到违反的条约为依据,为他们针对北方之王的行动辩护.
根据以赛亚书第23章,象征教皇权力的推罗的淫妇将被遗忘七十年,照着一王的年日——这个时期一再被表明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即«启示录»第13章中从地中上来的兽（美国）掌权的时候.
到那日,推罗要被人忘记七十年,按着一王的年日;七十年满了,推罗必像妓女一样歌唱.被人忘记的妓女啊,拿起琴,走遍城里;奏出悦耳的曲调,多唱些歌,好叫人记得你.七十年满了以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她必再取她的娼资,并要与全地一切列国行淫.以赛亚书 23:15-17.
象征性的七十年时期从1798年延续到星期日法令之时,即第40节所代表的那段历史.直到七十年结束,或当星期日法令临近时,淫妇才再次出现.为此,第10至15节中三场争战的战事是由教皇权势的代理人来进行的,因为在这段时期,她在预言中被遗忘了.
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代理战争中,北方王战胜南方王.在中间那场战争中,南方王战胜北方王.拉菲亚战役是第11节最初的历史性应验,而该节经文及其历史应验构成两个见证,要与关于教皇罗马在预言中的三天半统治期的平行经文相结合.因此,但以理书第11章中的两段经文,连同它们的历史应验,阐明了第11节所述边境之战的预言特征：这场边境之战首先在拉菲亚战役中得以应验,其后又在1798年的末时再次应验.
这些见证的脉络表明,弗拉基米尔·普京是现代“南方王”的最后一位“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常被解释为“世界的统治者”,但词语mir也确实意为“共同体”.因此,“弗拉基米尔”意为“共同体的统治者”,或“共产主义的统治者”.普京称他介入乌克兰是基于一项被违背的协议,该协议曾回应他对北约在德国统一后所商定边界之外蚕食扩张的担忧.普京的矛头同样指向北约和欧盟,就像指向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一样.北约和欧盟对普京坚持应保持为“无北约”区域的领土所进行的蚕食,类似于当塞琉古王为了与前妻复合而将埃及公主新娘弃置一旁时托勒密的震怒.那份被破坏的盟约预示了1797年托伦蒂诺条约的破裂.在«但以理书»第11章中,南方王战胜北方王时,涉及一项被撕毁的条约.
这项被破坏的条约涉及德国统一之际,欧盟不愿限制北约在其边界之外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南方之王”的普京,正与由其代理势力所代表的“北方之王”交战.正如二战时期的纳粹是天主教会的代理人一样,乌克兰的纳粹成为第10至15节所述第二次代理战争的象征.三次世界大战与三次代理战争——而在这两条序列中,纳粹在中间那场冲突中都是天主教会的代理人.
在这些代理战争的三个最初的历史性应验中,安条克大帝在每一场战役中都在场.人们常常指出,“安条克”这一名称的词源,以及塞琉古王国作为“北方之王”所承载的象征,如何将安条克界定为敌基督——罗马的教皇——的象征.但在这三场代理战争的历史中,“推罗的淫妇”被遗忘了,因此,名称“安条克”中所代表的“教皇”这一符号,指的其实是他的代理权力.第一场与最后一场战役中,是美国公开为罗马效命.在第11节中,代理权力是乌克兰的纳粹主义,但在战争中支撑泽连斯基的,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的,是美国的舰船与战车.在第二场代理战争的表面上,美国被隐藏起来,正如以赛亚书第23章所述的那七十年间教皇被隐藏一样.美国隐没在它发展出兽的一切特征的那段历史之中,这在预言上恰如其分;一旦第二场代理战争展开,美国便被乌克兰的纳粹主义这一代理权力所遮蔽,尽管支撑乌克兰直到其覆灭的,仍然是地上之兽的军事与经济实力.
当南方王前往巴比伦并把北方王掳去之时,以及当贝尔蒂埃将军生擒教皇、径直走入梵蒂冈之时,都在暗示：乌克兰战争将以普京的胜利告终,届时乌克兰的任何抵抗都已被清除.托勒密所夺取的王国是巴比伦,而拿破仑所夺取的王国是属灵的巴比伦.因此,泽连斯基的王国由那些给予他支持的臣民所代表.如今,特朗普已撤回对地兽的战车、马兵与船只的支持,乌克兰的支撑便是欧盟——这个一直不愿理会普京关于北约蚕食导致条约被破坏之主张的群体.
欧盟官僚奉行的指导思想是“绿色和平”运动.因此,“泽连斯基”的意思是“绿色”.泽连斯基是欧盟好战分子的象征性领袖,而这些人受愚蠢的全球环保议程所引导.当乌克兰战争结束时,普京将庆祝的不仅是对乌克兰的胜利,也是对整个欧盟和北约的胜利.
因此,这三场代理人战争带有真理的印记.第一场和最后一场代理人战争中,南方之王是通过«启示录»第十三章中的海兽与地兽的联盟而被击败的.起初,北方之王的胜利是由与一位保守的、梵一取向的教宗结盟所促成的;在天主教关于法蒂玛秘密的传说语境中,他是白的或好的教宗.现任教宗,在我写下这些时已弥留之际,是一位梵二取向的自由派教宗,在法蒂玛秘密的语境中则是黑的或坏的教宗.
第十四节指出：当那些“你民中的强暴者”——自高而后倾倒者——进入预言历史之时,这一异象便得以确立.于公元前200年的帕尼乌姆之战中,第十三至第十五节的应验之际,异教罗马介入了与该战役相关的事态.在这三节论及帕尼乌姆之战的经文中,第十四节表明,这一异象乃由罗马确立.
在帕尼翁之战的历史中,一位保守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白教皇将与始于里根时期的八位总统中的最后一位联手,这位总统先前曾与一位保守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白教皇结成同盟.他们在1989年这样做,是为了推翻前苏联,而在最后他们也这样做,为了推翻那个王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
在里根时期,并伴随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与美国的结盟,约翰·保罗二世逐渐相信他就是法蒂玛预言中的良善教皇.出于这种确信,他开始周游世界,宣扬他所理解为对法蒂玛预言的应验.由此,他成为历史上旅行最多的教皇,也成为有史以来最广为人知的教皇,并应验了«启示录»十三章的预言：将有一段时间,全世界都会惊奇地追随那兽.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公众形象,正是那种与美国最后一任总统结成同盟的、保守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式教皇的典型.
因此,与里根同时代的教皇的预言性特征之一,是在某个时点,他的公众形象被标记为一个路标.那个标记在第十四节：当你民中的强盗确立这异象之时.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应验了一个预言性的特征,即成为全世界都惊奇地跟随的那位教皇,从而指向那位将在末时与特朗普结盟的保守派“梵一”教皇.当那件事发生时,异象便被确立;而确立异象的是教皇把自己介入帕尼恩的历史以及公元前200年的历史.
八位总统的开端阐明其终局.并且在第十六节所述的主日法令之前不久,那被人遗忘的推罗之淫妇在与里根的对应者唐纳德·特朗普结成同盟之际,将重返公开的历史舞台.二者联手,正如安提阿古与马其顿的腓力之联盟所表征的那样,倾覆南方王国的末后一代,而这一末后一代由幼王托勒密所表征.在圣经预言中,孩童是末后一代的象征;在乌克兰战争之后,普京将重演那些因军事胜利而被高举、却在某种政教关系困境中迷失方向的南方诸王的历史.
因此,第十节,代表1989年和第一次代理战争,是开端,也就是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第十一节中的拉菲亚战役,代表乌克兰战争,是希伯来字母表的第十三个字母.数字13是叛逆的象征,而乌克兰战争中的代理军队是纳粹,乃现代世界叛逆的首要象征.帕尼翁是希伯来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而该字母表由二十二个字母组成.因此,把字母表中的第一、第十三与第二十二个字母联合起来,构成希伯来语“真理”一词,便将这三场代理战争的结构指认为真理.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二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字母,是神性与人性相结合的象征;而在不久将来得以应验的帕尼翁之战,将发生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特朗普是第二十二位曾任两届的总统.
帕尼乌姆对一项二重联盟具有双重见证;且在这两重指涉中,该联盟皆界定出双方之间的等级关系.腓力与安条克之间的联盟具有战略性质,旨在对抗托勒密与罗马在东地中海的影响力.然而,他们的协作并未集中于帕尼乌姆之战本身;安条克独立发动并进行此役,未有腓力的直接军事参与.腓力的角色较为间接,他通过在希腊与爱琴海牵制罗马及托勒密的盟友而提供政治与战略支援,使安条克得以专注于科厄勒-叙利亚.史家一致指出,在该联盟中安条克更为强势,且真正参与作战者唯有安条克.他们的联盟所关涉的,是与亚历山大昔日王国相关的更广泛区域.于是,此一联盟具有首位的领袖与较次的从属者,这一点由“该撒利亚-腓立比”之名所表征——此乃基督在世时帕尼乌姆的名称.故“该撒利亚-腓立比”与安条克和腓力相契合,因为在由奥古斯都·凯撒与分封王希律·腓力所象征的联盟中,凯撒乃更为强大的一方.
“Tetrarch”一词意为统治四分之一之地的君主.该撒统治全境,而腓力则统辖一片领土的四分之一,因此使“腓力”这一符号在帕尼翁与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联盟中处于臣属关系.就希律·腓力而言,我们看见双重血脉的象征,而这两者皆象征与上帝所立之约的关系已经破裂.我们也看见亚历山大之国被分为四部分（或四位分封王）之划分的回响,即其中的四分之一.“腓力”之名意为“爱马者”.
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时所应验的帕尼翁之战中,安条克大帝（即美国）将击败俄罗斯,并与一位由腓力所代表的较次要参与者缔结同盟.该较次要者将被卷入其间,但并不直接参战.这场争战将发生在美国与普京之间,显然与一场由普京的恼怒与骄傲所激起的宗教争端直接相关,正如拉菲亚之战后之托勒密四世·腓罗帕托尔以及犹大王乌西雅所示范的那样.托勒密与乌西雅皆为南方的君王,因军事上的成功而心高气傲,遂欲擅行本当仅由祭司完成之圣工.乌西雅因此罹患麻风;托勒密则在盛怒之下于亚历山大里亚击杀五万名犹太人.
第十三节指出,现代“共同体之王”（即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代——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战斗.特朗普在这场战斗中获胜,但他是借助来自王国第四部分的一位盟友之力,而该盟友并未实际出现在战场上.当前的事件作证,我们已接近第十一节的结尾.普京将战胜乌克兰,正如“拉菲亚”所象征的那样.随后,他将开始逐步走向衰亡,这可由乌西雅因麻风被关在屋中直到去世的情形所象征. 公元前217年在拉菲亚取胜后,托勒密四世·菲洛帕托尔的统治因腐败、奢侈以及对不择手段谋士的依赖而走向恶化.他于公元前204年去世,很可能被他的两位大臣索西比乌斯和阿加托克利斯刺杀或下毒,这是为其年幼的儿子托勒密五世夺取权力的阴谋的一部分.这一动荡的结局反映了希腊化王室宫廷中普遍存在的不稳定与阴谋,也标志着托勒密埃及走向衰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亚历山大逝世后为争夺世界统治权而展开的斗争中所发生的诸多字面应验,预表了“南方王”的属灵应验;而该属灵应验的一个特征,乃是“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成为属灵意义上的南方王.现代的南方王,即俄国,诞生于俄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所引入的哲学思想,从法国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成熟发展至苏维埃革命的共产主义,这一演进乃是南方王的一个特征.共产主义借着革命在全世界传播.
在现代,CIA通过利用非政府机构从事推翻全球各国政权的活动,他们反复采用的循序渐进方案被称为“颜色革命”.南方之王是龙的势力,全球主义者也是龙的势力,CIA的颜色革命是龙的势力的标志.法国作为属灵意义上的南方之王,其历史具有独特性,标志着那条特定预言线的终结.
这一结局由拿破仑所代表.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法国作为南方王的开端,而拿破仑则标志着其终结.历史学家指出,一系列步骤将拿破仑引向他的滑铁卢,从而表明第一位属灵的南方王是逐步走向终结的,这不同于巴比伦和伯沙撒在一夜之间被攻陷.现代南方王中的第一位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列宁——在两年间因一连串中风而去世.有人推测约瑟夫·斯大林毒死了他,正如也有人推测托勒密四世被其谋臣下毒.以苏联为代表的现代南方王的终结也同样是通过一场革命实现的.
促成苏联解体的莫斯科抗议,是发生在1991年8月政变（1991年8月19日至21日）期间的大规模公众抵抗.该事件以保卫白宫和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为中心,直接削弱了苏联强硬派,暴露了政权的脆弱性,并加速了苏联的崩溃.尽管先前在莫斯科的抗议（如1987年至1990年）以及“波罗的海之路”（1989年）积累了势头,但1991年8月的抗议是莫斯科的关键转折点,促成了苏联在1991年底的解体.俄罗斯作为“南方之王”的开始与终结都在革命中发生.苏联的终结是一个王国的逐步瓦解,托勒密、乌西亚、拿破仑,甚至弗拉基米尔·列宁皆是如此.普京的终结是一个渐进式的下滑,一旦乌克兰战争结束便开始.他的终局在帕尼乌姆之战中到来：当美国接管这个王国之时,同时得到一位并未实际参战的盟友的支持.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讨论这些内容.




